
最近一段时间，花鸟画正引发越来越多
的关注：宋徽宗领衔、近百位名家助阵的花
鸟画 “超级大展 ”———“百花呈瑞 ”历代花鸟
画迎春特展正热展于南京博物院； 苏州博物
馆迎来“群芳竞秀”明清花鸟主题特展；今年
也是开创“大写意花鸟”画风的明代书画家徐
渭诞辰 500周年，不少纪念活动正在展开。

中国古代绘画中，花鸟画历来是最为雅
俗共赏的门类。 它们的美，不仅在画幅之间，

更在于其间需要凝神静气才能发现的 “生”

与“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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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中国传统绘画类别中
藏着千姿百态的微观世界

邵仄炯

传统中国画有三大主题： 人物、山

水、花鸟。人物画重在“成人伦、助教化”，

有记录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功用； 山水

画之独立， 在于出世的超脱与自然的合

一，它既有山河?月的历史感，又有天地

洪荒的永恒。相比之下，花鸟画更多的是

对现世生命的关注，寄托了无尽的情感、

关爱和愿望， 画家通过一花一鸟一世界

来凝结生命的光彩， 讴歌生命的温度与

浪漫，追逐对自由的向往。

花鸟画是以表现花鸟鱼虫、 翎毛走

兽、鳞介等动植物为主的绘画门类。其有

“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知功能，又有

“夺造化移精神”的怡情或隐喻。 其技法

无论细笔写真、 粗笔写意， 或是重彩渲

染、没骨写生，皆

能自如地传神达

意。 从画史上看

唐以后出现了真

正意义上的花鸟

画， 至五代两宋

高度成熟， 元明

清各代又有不同

立意、语言、境界的拓展。

花鸟画多是一个微观世界， 观者需

凝神静气才能发现其中的“生”与“活”，

花鸟画的 “生 ”是生 “姿 ”、生 “理 ”与生

“趣”，“活”即是有变化。今日我们只有放

慢脚步， 才能发现花鸟世界中 “生”与

“活”的精彩。

清代晚期出现了对后世影响巨大的

海上画派。上海自 1843 年开埠以来随着

经济实力的增长， 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

经济中心。 贸易之盛吸引了周边大批画

家侨居海上卖画。 海上绘画即在这样一

个开放性的商业模式中成长起来了。 由

于新兴市民阶层的趣味取代了旧式 “士

族”的审美样式。 相比人物与山水，花鸟

题材更适合广大新阶层的口味， 于是海

上花鸟画彰显出勃勃生机。 海上三家任

伯年、吴昌硕、虚谷的花鸟画皆长于鲜活

夺人，以雅俗兼容的审美方式上溯吴门、

常州、扬州诸派，将文人写意和市俗趣味

相融合， 以各自活色生香的意笔重彩画

出了那个时代最引人入胜的花鸟画。

任伯年可谓海上花鸟画之旗手，他

循南田、新罗的勾花点叶之外，又得石涛

及扬州八怪的率性笔墨。 于没骨、勾勒、

渲染、写意各法圆融相通，尤其擅长用色

粉彩墨的点厾取形，生动明丽。他常画白

鹭与芙蓉（一路荣华）、牡丹与玉兰（玉堂

富贵）、狸猫与紫藤（富贵娇客），还有秋

菊与文禽（文士归隐）等，这些题材亦俗

亦雅， 呼应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

求，故颇受追捧。

吴昌硕自称：“三十始学诗、 五十始

学画”，光绪九年在上海与任伯年相识相

交。 昌硕曾求学于伯年， 伯年曰：“子工

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

通，不难其奥诀也”。 吴昌硕功在诗书印

的学养士气， 其大写意花卉竹石多不求

细节， 以金石粗笔为骨， 赋重墨浓彩为

象。生宣的张力加之笔墨的肥厚，让其晚

年的作品大气弥盛， 虽有违文人雅逸的

粗率习气，然于艺林糜弱之际，能以猛锐

刚健之笔振画坛衰象， 实为海上花鸟画

巨匠。其影响了近代齐白石的雅俗创变，

又为潘天寿一味霸悍找到了注脚。

虚谷的画笔奇峭，以偏锋出之，多干

笔，线条有屋漏痕之趣，花鸟造型简约奇

特，似有西方现代绘画的几何变形。其画

的小动物尤为生动可人，如金鱼、松鼠等

形象、构图心裁别出，这些独特性俱是前

代花鸟画所没有的。

20 世纪的海上花鸟画坛承袭了前

代的画家衣钵， 无论是文人趣味的金石

写意，还是勾花点叶的写生之法，或复古

传统，或走入中西融合的创变，其间刘海

粟、吴湖帆、林风眠、谢稚柳、唐云等一批

画家继续开拓着花鸟画的新面貌。 上海

被称之为魔都，所谓魔，即是具活力善变

化， 所以海派花鸟画的活力得益于独特

的地理位置，开放性的文化背景，活跃的

经济环境。 不同的风格能自由碰撞与交

融， 以雅俗共存的活色生香呈现出多元

繁荣的艺术景象， 这就是海上花鸟画的

意义所在。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
教授）

雅俗共赏的生香活色
将文人写意和市俗趣味相融合，海上花鸟画彰显出勃勃生机

明清的花鸟画基本上沿袭着宋元工

笔写真、简笔写意的方向发展，除了服务

皇家的华贵装饰， 表现祥和的喜庆以及

对生命的礼赞， 更多的是由怡情养性转

为对精神的寄托与人格的象征。 在文人

逸士的参与下，诸如梅兰竹菊四君子，松

竹梅的?寒三友等都成为专属的象征意

义并影响至今。沈周、陈淳、林良、吕纪以

及恽南田、 华喦等都是承前法又有新变

的大家， 然而其间还有一些特立独行的

画家，他们回避世俗的目光，以敏锐的感

知，独具个性的语言来描绘花鸟，他们的

画越出了行迹的写真， 而进入精神的世

界，这样的花鸟画非喜形悦目，而是生命

情感的律动，发人深省。

明代陈老莲以人物画名世， 然其花

鸟画我认为也是画史上独树一帜的。 老

莲的花鸟画早?习蓝瑛， 后舍旧习上追

宋元、 五代， 最终能别裁新体有创格之

妙。他用笔凝重，如锥划地，敷色朴茂，尤

其造型怪诞中显奇古超拔， 不落画史习

气。 这与他笔下的圣贤、隐士、三代名器

的高古气脉相通。 他的《梅石图》有高士

之姿，老干方折、新枝虬劲，花瓣圆润剔

透，风骨与气度古今难见。近代陆俨少先

生独钟情老莲之梅， 尝以自家笔法累累

画之。 老莲之高古、怪诞是一种拒俗，更

是人生隐谧中那一丝丝微光。

还有另一种腔调是直抒胸臆的狂狷

与不羁，这在徐渭的《杂花图卷》中有淋

漓地表现。元代水墨花鸟虽言写意，但仍

是有笔有形中显文雅。 徐渭才情源于他

的诗、书、文、戏于运筹帷幄之中，减笔水

墨的大写意于前贤有关联无师承。 画卷

上难见法度的笔痕、墨渍喷泄而出，是真

实情感在一种非常态下的释放。 他在一

幅《墨葡萄》的画跋中写道：“半生落魄已

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

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这是怀才不遇的

心酸，更是作品傲气的立意。有人说美只

有一种，即真实的美，在花鸟画史中能如

此抒放情感燃烧生命的画家唯徐渭一

人。 20 世纪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代表

波洛克， 以强烈的激情与梦幻般非理性

的自由滴洒显现出似有自我毁灭般的创

造力，曾风靡艺坛。与徐渭的泼墨大写意

相比，中西艺术的语境虽有极大差异，然

直面真实、 燃烧生命是他们冲破戒律的

相同表现。

清一季中还有二位奇绝的花鸟画大

师值得一提。一位是设计表情包的“八大

山人”———朱耷，另一位则是讲求“金石

味”的金农。

“八大山人”的名号是朱耷 60 ?后

启用的。作为金枝玉叶的老遗民，他的笔

墨简约， 造型的怪奇总让观者联想起画

家墨点无多泪点多的人生经历。 八大山

人笔下的鱼鸭，鸟兽眼神多以白眼示人，

眼珠顶在大大眼眶上， 还有眯成一线似

目中无人状。 这些怪诞的表情也许是不

屑、愤怒、鄙视、惊恐或怀疑，是作者人生

苦涩的寄情， 也是昔日旧王孙藐视一切

的神情流露。 与徐渭横涂竖抹的激情泼

墨相比， 八大山人的写意显得冷静而隐

谧， 在理性的克制中将水墨的情绪引入

了另一极端。

艺术的新变往往在其边缘寻求资源

和创意，如苏轼的“诗画本一律”、赵孟頫

的 “书画同源 ”、董其昌的 “以禅理喻画

理”，都以画外之意点燃艺术。 清代的金

农无疑是将金石趣味带入书画的先行

者。金石的独特审美与高古的格调，剑走

偏锋地为花鸟画注入了新的活力， 使中

国画对古法与士气又有了一种新的诠

释。 金农先生的松梅竹石及各类蔬果杂

画多见长题， 书法诗文成为了画中极重

要的部分，文字高妙、书法奇古，这些都

是金石趣味的重要看点， 并为后学打开

法门。

纵览画史无论两宋院体追摹现实

形色的一花一鸟，还是元明清的文人隐

士寄情笔墨、 人格、 性情于一草一木，

实际上俱是对不同生命轨迹的留痕。优

美 、怪诞 、苦涩 、奔放都是生命真实的

一部分 ， 画出这份真才是艺术的本质

表达 。

奇绝之中的隐谧与抒放
明清花鸟画更多的是由怡情养性转为精神寄托与人格象征

也许写真的造型与细腻的渲染是花

鸟画最理想的表达方式， 形色悦目而鲜

活， 一直是皇室贵族们闲暇时怡情养性

的最佳对象， 花鸟画似乎天生长在富贵

人家，然而真正的艺术不分贵贱，它始终

追寻的是生命活力的自由生长。

五代黄荃开创的富贵之风在宫廷垄

断花鸟画坛近一个世纪， 一味的细腻工

整也会走向板滞与僵化， 能与之抗衡的

只有画 《雪竹图》 的五代南唐画家徐熙

了。 徐熙的野逸画风当时并非主流，然其

开创的“落墨法”则为花鸟画打开了一片

新天地。 宋代沈括形容徐熙的落墨“以墨

笔画之，殊草草，略施丹粉而已，神气廻

出，别有生动之意”。这里的“墨笔”“草草”

“神气”都是对野逸之风的注释，与“黄家

富贵”意趣迥然。 《雪竹图》中以弱化勾勒

的落墨格法展现了水墨花鸟画的生趣，然

徐熙这一画风仍为院外别调，连奉职画院

的孙辈徐崇嗣也只能弃祖法而效黄荃。

真正得以在院体之内扭转局面的画

家应是北宋的崔白。 他的《双喜图》一改

富贵甜美的调子， 以工整与疏放相融合

的复调笔墨写真达意。 图中双雀与野兔

不见华丽耀眼的色彩修饰但仍生动传

神，坡石劲草的用笔已具写意创变之风。

精彩的笔墨转化为生命的律动跃然绢素。

这一新变自然会被对艺术敏锐的徽宗赵

佶所发现，于是在他的作品谱系中也有了

《鹧鸪图》《柳鸦芦雁图》等水墨华章。

五代、 两宋的花鸟画多以工笔重彩

在写真的细腻中传神写照， 宋以后正是

由于徐熙、崔白、赵佶水墨技法的探索与

铺垫，逐渐出现了一条水墨写意的新路。

元代花鸟画的主流是一个水墨的世

界。 究其原因：一是元代没有画院，院体

的风尚逐渐式微， 文人画家作为主要的

创作力量，故水墨趣味大行其道。二是元

代水墨山水画的盛行， 笔墨技法的丰富

成熟，加之赵孟頫“书画同源”的理论，使

墨花、墨禽、水墨花竹等作品大量出现。

“吾家洗砚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

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也许王冕

的这首题画诗暗示了元代花鸟画的审美

方向。赵孟頫有一件《秀石疏林图》，以“石

如飞白木如籀”的笔法画竹木秀石，那种

舍形取神的自由表达遥接了苏轼无常形

有常理的艺术理想， 身为贵胄的艺术领

袖，其言行必定影响着艺术的走向。

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陈琳的

《溪凫图》， 正是文人水墨趣味对院体花

鸟影响的一个例证。 此图画溪岸边立一

野鸭，体硕羽丰，右上角垂一枝芙蓉，岸

上有车前草一株、杂草两叶，画中鸭子以

水墨绘就，略施淡彩，线条工整之中不乏

灵动，羽毛斑纹之点染有山水画勾、擦、

点、染之妙，笔墨的丰富此时已取代色彩

的作用。陈琳父亲为南宋画院待诏，他自

幼得其父亲授，后又得赵孟頫的指教，此

图即在赵氏松雪斋中所绘， 赵孟頫十分

满意，在背景坡石、芙蓉花叶及水纹处补

笔， 并在画幅左侧题曰：“陈仲美戏作此

图近世画人皆不及也”。近世画人不及之

处并非精致与逼真， 关键是陈琳有了褪

去画工之习， 增添了几份文士之气的书

意笔墨，这才是让画坛领袖高兴的地方。

元代另几位花鸟画家，如王渊的《竹

石集禽图》，张中的《芙蓉鸳鸯图》，还有

元四家之吴镇、倪瓒的墨笔竹石图，前者

严谨后者潇洒， 但都能以丰富的笔墨生

机表现出物象的形迹与精神。 五代两宋

斑斓精工的花鸟画， 自元以后仿佛进入

了一片写意水墨世界， 如同元代山水画

一样，褪去了青绿的外衣。或许在元代画

家眼中，这个世界就是黑白的，是繁华褪

尽之后的朴素与宁静。

笔墨造化移精神
元代花鸟画主流是水墨的世界，有着繁华褪尽的朴素与宁静

五代两宋的绘画无论山水花鸟均以

写真为能事。 写真是再现生命的鲜活与

真实。山水之写真在于远取其势，近取其

质，空间的转换以及景致的怡人。而花鸟

画看重在形与色的传神写照中， 唤起观

者对自然的亲近。

五代是花鸟画成熟之时， 最早的一

件写真花鸟画即是五代黄荃的 《写生珍

禽图》。 画中绘有二十四种形色逼真、栩

栩如生的鸟虫。 禽鸟的羽翼花纹，喙爪的

质地，昆虫的触角，就连那只乌龟龟壳棱角

的起伏及足上的肤质都表现得精微至极。

黄荃以高超的写真能力在宫廷奉职，据传

后主孟昶曾让其在宫殿墙上画鹤，画完之

后竟然引得真鹤飞来， 后主又让他画鸟

禽、花木，又引来宫中御鹰，误以为墙上的

野鸡是活物，连连扑腾。 黄荃那种目识心

记的能力，精工富丽的画法，开创了院体

细笔花鸟的先河，后世称为“黄家富贵”。

最得黄荃遗风的便是北宋皇帝赵

佶， 这位极具天赋的皇帝画家对中国花

鸟画的建树远远超出了其治国的贡献。

赵佶的花鸟画极注重写生。 他曾建 “艮

岳”，安置天下名石、珍禽、花木，为的是

与之朝夕相伴。 他明白孔雀站立先抬左

足， 也能分辨四季更替时花叶颜色的差

异，真正做到了“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

妙”。 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有一件

《五色鹦鹉图》，画面的构图简洁高雅，造

型精准， 线条细腻不糜弱， 染色浓丽富

贵，这些都是院体工笔花鸟画的主调，此

画历时数百年仍光彩依旧。

元代赵孟頫曾在徽宗的《竹禽图》旁

题跋：“道君聪明无纵， 其于绘事尤极神

妙，动植之物无不曲尽其性，殆若天地生

成，非人力所能及”。可见，徽宗花鸟画的

形与色近乎天地生长， 人力与造化已融

于一体了。

南宋院体花鸟画家秉承北宋雅致细

腻的画风，受到皇室贵族的喜爱。李嵩作

为南宋宫廷画家，任待诏近六十年，流传

下来一件作为灯片装饰之用的《花篮图》

颇有特色。此图绢本设色，大小不足一尺

见方，现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中共画五

种花卉：萱花、石榴、蜀葵、夜合花、栀子

花，画家以重彩、粉彩、渲染、分染等技法

来表现。藤黄、胭脂、朱砂、石绿尽显花叶

鲜美之色。那楚楚动人的娇艳，不仅让人

赏色还似乎闻到了芳香。 画中的篮子名

曰“隆盛篮”，应是皇家庆贺节日的重要

花器。 画家将花器的结构、图案、颜色一

一描绘， 这让我想到了意大利画家卡拉

瓦乔于 16 世纪创作的一幅《水果篮》，写

真的形与色似乎与东方的《花篮图》如出

一辙， 只是李嵩完成此图早于卡拉瓦乔

几个世纪。

写真生命的形与色
五代、两宋的花鸟画多以工笔重彩在写真的细腻中传神写照

▲ 南宋李嵩 《花

篮图》

荩 明代画家徐渭

在这幅 《墨葡萄 》画跋

中写出怀才不遇的心

酸，更画出傲气的立意

荨 宋徽

宗《五色鹦鹉

图》局部

▲ 与徐渭横涂

竖抹的激情泼墨相

比， 清代画家八大山

人的写意显得冷静而

隐谧， 在理性的克制

中将水墨的情绪引入

另一极端。 图为八大

山人《鱼鸭图卷》局部

荨 晚清画家任

伯年可谓海上花鸟画

之旗手，图为他的《新

秋鹅浴图》

茛 元钱选《八花

图卷》局部

从南京博物院正在举行的历代花鸟画迎春特展、苏州博物馆正在举行的明清花鸟主题特展，到围绕明
代书画家徐渭诞辰 500?年举行的纪念活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传统花鸟画正在掀起一股关注热潮


